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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经济学人”评选系列报道之十一

每年有1/5经济增长在“流失”

应加强劳动力市场公平竞争

市场调节可防止城市“爆炸”

均衡发展不应阻碍生产要素流动

当下，中国的某些方面
就像一个还未成年的孩子，
却像成年人那样，在积累财
富的跑道上疯狂地奔跑。
我们是不是可以沾沾自喜
了？有很多问题值得思考。
在陆铭看来，中国正处在一
个攸关未来的十字路口。

10 月的上海天气无常，
下雨后的傍晚，秋意盎然。
陆铭在这个经济繁华的大都
市，教书、生活。见到记者的
时候，他头戴一个鸭舌帽，看
起来很时尚。

“如何不影响居民的既
得利益，如何利用土地增值
造出一块利益，以解决农民
工进城没钱的问题。通过户
籍和土地制度的联动改革，
并配套以地方官员考核评价
体系的改革，才是化解中国
当前很多困境，尤其是城市
化困境和经济增长模式困境
的治本之药。”采访过程中，
陆铭会时不时地抛出有关社
会问题的观点。

陆铭平常大量的讲座都
是在讲当代中国经济的问
题，但他的研究本身多与社
会学和政治学有着交叉。

“经济学本身也在发生
变化，跟社会学、政治学、心
理学、地理学结合得越来越
广。”陆铭说，他很感兴趣，这
些领域都在用经济学作为主
线。“社会学是讲如何分蛋糕
的，而经济学要考虑先做大

蛋糕再分蛋糕，很多社会问
题可以用经济学求解”。

陆铭认为，中国经济 30
多年市场化改革以后，我们
距离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
济国家，还有距离。“中国限
制劳动力流动，这样既无公
平也无效率。效率是跟经济
的持续增长挂钩在一起的，
公平是跟社会和谐挂钩在一
起的。而经济增长和社会和
谐不是相悖的，是可以携手
并进的。在这两个关系当
中，最重要的核心政策就是
生产要素的流动，而核心的
核心就是户籍制度。但是，
户籍制度已经把人分成两
类，一类人比另一类人更多
享受经济发展成果。

“人人拥有公平机会，这
样的市场经济才是好的市场
经济。”陆铭说。

最近，陆铭把他在搜狐
财经的博客大标题改为了

“为了公共利益”六个字。而
且走哪他都要提，利用讲座、
文章，一切场合。以前，他对
过于频繁的公开演讲是蛮排
斥的。

“我在想，我们很多问题
为什么 难 以 解 决 ，难 以 推
动，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站
在自己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考虑自己的利益。”他说，中
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现在面
临公平和分配问题。如果走
不出这个圈子，最后实际上
是大家一起受损。

“我可能很难改变今天
的一些政府官员的做法，我
知道挺难的，难也要讲”，他
说，“哪怕今天讲的改变不
了，至少可以改变我的听
众。我听众里的年轻人可能
就是明天的政府官员。也许
我可以改变未来”。

他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里，他博客的名字不会改
了，之前老变。“为了公共利
益”这六个字，要贯穿他自己
的学术研究，也要贯穿他提
的政策主张。

陆铭

经济&社会学者

新京报：中国诸多经济学
家里，你最尊敬的是哪一位？

陆铭：北京大学的姚洋
老师。他对经济学、政治学
知识融会贯通，同时也对中
国很多现实问题有很深入的
理解。

新京报：2012 年经济运
行到现在，有没有让你觉得
意外的地方，为什么？

陆铭：唯一的意外就是
中国经济下行的速度，有一
点点超出我的预期。我也预
期到，今年会很差。但今年
差的程度，让我觉得有一点

意外，对实体经济抑制的作
用要超过我的预期。

新京报：在市场层面，你
认为最近哪一项改革比较值
得期待？

陆铭：户籍改革，这是毫
无疑问的。据说土地法也会
有点修改，具体现在还不知
道是什么。

新京报：未来十年你认
为哪一个行业具有投资前景？

陆铭：我觉得围绕城市
发展的投资，包括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和文化设施等
还是值得投资的。

新京报：城市内部的
社会分割会对经济发展
产生影响，具体到政策层
面上，最相关的就是户籍
和土地制度。户籍制度
对市场经济发展有什么
影响？

陆铭：当前中国存在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或
者政策上要解决的难题，
就是我们现在对生产要素
的流动还是有限制的。劳
动力就是一大生产要素。
经济学里面讲，劳动力流
动可以带来地区间的均等
化。而实际上，我们现在
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
力流动，特别是限制了劳
动 力 进 入 大 城 市 和特大
城市。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在四川工作的人，看到在
北京和上海工作的收入
高，可能会到北京和上海
去工作,这就是劳动力流
动。这种情况到什么时候
会停下来呢？当到北京去
挣的钱，扣掉在北京的生
活成本和四川一样就不会

去了。劳动力越是自由流
动，地区间的经济从人均
意义上收入越是均衡。如
果我们说管住不让劳动
力自由流动，目前造成的
结果就是高技能、高收入
的人群是管不住的，比如
硕 士 毕 业 、博 士 毕 业 的
人，留户口总是能留的，
户口问题主要限制了低
收入者。

低收入者被限制住，
高收入者都到北京、上海
去。从数据上看，中国大
城市经济增长的速度要比
人口增长速度快，当算人
均收入的时候，大城市人
均收入增长比小城市的
更快了，实际上这反而不
利于收入差距缩小，也制
约了那些低技能劳动者
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增长
的机会。

新京报：户籍壁垒到
底会给社会、经济带来怎
样的影响？

陆铭：从社会发展角
度来讲，户籍制度实际上
已经在城市里形成新二元

结构，就是有当地户籍的
人和没有当地户籍的人。
在这两类人群之间存在几
个问题：我们研究发现，在
一个地方，没有当地户籍
的人比有当地户籍的人，
对政府、社会的信任程度
更低。我们还发现，外来
人口的幸福感也是更低
的。在大城市里已经出现
了外来人口的聚居现象，
这对城市的和谐来讲影响
是非常大的。

从经济方面来讲，我
们今天总是讲中国内需不
足。之前，我们研究比较
了 所 谓 的“ 外 地 人 ”和

“ 本 地 人 ”消 费 的 情 况 。
如 果 这 些 人 在 年 龄 、性
别、收入这方面都一样，
唯一的差别就是有没有当
地户籍，我们发现，一个

“外地人”的平均消费要
比“本地人”低 30%。

新京报：户籍问题为什
么会影响到人们的消费？

陆铭：有几大原因：第
一，没有本地城镇户籍的
人流动性很强，一些耐用

消费品就不买了，或者就
是租也不会买；第二，没有
当地户籍的人社会保障覆
盖率是很低的，低于 10%，
他就比本地人要更加存钱
去防止养老和生病。尽管
中国社会保障覆盖面在扩
大，这个扩大是指城里人，
并没有覆盖到流动人口。
第三个原因，一般来讲，人
们的收入应该是越来越高
的。当收入越来越高的时
候，人们可能会借钱消费，
未来再还掉，这是人们通
常的行为。但对于外地人
来说，如果不能在城市定
居 的 话 ，就 必 须 要 回 老
家。回老家以后，他们的
收入可能会比现在在城市
里打工大大下降的，所以
他们会存钱，以防止未来
收入的下降。

据我们测算，户籍制
度所导致消费的损失大
约占 GDP 的 1.8%，而我们
每 年 经 济 增 长 率 只 有
10%，也就是说这 1.8%相
当于我们每年经济增长
部分的 1/5。

“劳动力流动越自由，经济发展越均衡”

新京报：你为什么会
想到研究人的幸福感呢，
幸福感与经济发展有联
系吗？

陆铭：研究这个问题，
是因为收入或者人均 GDP
水平提高了，我们是不是
变得更快乐了？西方国家
的研究结果是没有，回到
中国来说，有些人发现收
入水平在不断地提高，但
是幸福感甚至在下降。这
里面就要问为什么？

现在有一个普遍的解
释，就是认为跟收入差距
有关系。中国在变得更富
的时候，收入差距也变大
了，前者让我更加高兴，
后者让我更不高兴，总的
来讲就是两个效应给抵消
掉了。

新京报：存在收入差

距是绝对不好吗？
陆铭：要看收入差距

是不是跟你的身份有关
系 ，如 果 是 跟 人 的 身 份
没 关 系 的 收 入 差 距 ，其
实 对 社 会 来 讲 是 好 事 ，
它会激励我努力工作，获
取更高的生活水平。但
是当社会当中有一种收
入 是 你 能 得 ，而 我 不 能
得，你又变得比我更加富
了 ，不 公 平 的 因 素 存 在
了，我就不高兴了，这个
在中国最重要的体现就
是户籍。

新京报：户籍问题是
否也影响到收入分配？

陆铭：如果涉及到行
业收入差距，我们要研究
很多变量，不只是户籍一
个方面。第一，户籍会阻
碍你进入高收入行业。第

二，就是社会关系，我们会
发现社会关系比较丰富的
人，比较容易进入高收入
行业。第三，政治身份也
很重要。

一些人现在对收入差
距的不满，并不是对差距
本身不满，而是对由不公
平因素导致的差距感到不
满。我们研究发现，收入
差距不只是因为教育差别
导致的，同时也是一些不
公平竞争因素导致的，所
以应该加强劳动力市场公
平竞争。

新京报：你认为应该
如何改革？

陆铭：户籍制度改革
要加快速度、降低 门 槛 。
因 为 户 籍 问 题 ，上 海 人
才流失，很多高端人才都
留不下来，这不利于上海

的经济发展。北京也是
一 样 的 。 所 以 ，我 们 要
加 快 速 度 ，也 要 降 低 门
槛。核心 是 要 不 要 设 立
技能标准。

上海给户籍打分的时
候，必须要具有技能职称，
或者技能的证书。我经常
举例子，在餐馆里面的服
务员，或者捏脚店捏脚的
工人，送牛奶的，有什么技
能的证书？但是你反过来
想，这些人你需要吗，肯定
也是需要的。

如 果 说 我 们 不 需 要
了，从宏观来讲，经济增长
会受影响；从微观来讲，城
市人的生活会受影响，当
你把这些人赶走的时候，
剩下人的服务价格会提
高，会影响到我们的实际
购买力。

新京报：关 于 户 籍 改
革，有关部门也提出了一些
改革举措，你怎么看？

陆铭：当“外地人”和
“本地人”之间收入差距扩
大的时候，外来人口就变得
不高兴，其实我同时也发现
了，有当地户籍的本地人也
变得不高兴。

“本地人”有两个效应，
第一，他是强势的，他比别
人越好的时候他越高兴。
第二，与此同时，社会矛盾
激化的时候，甚至犯罪率上
升，强势的人也不高兴。户
籍制度所形成的对收入差
距的影响，既没效率，也不
公平，也不和谐。

户籍制度改革不可能
一蹴而就，主要矛盾在大城
市和特大城市，但我们现在
避重就轻，中小城镇放开户

籍，这起不到多大作用。中
小城镇创造就业和收入的
能力比不上大城市，人们为
什么要去？

新京报：有 人 认 为 户
籍制度一旦放开，城市会
爆炸。

陆铭：不会的。这里面
有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当户籍制度慢慢放开
的时候，因为土地有限，地
价、房价慢慢往上涨，涨到
有人觉得这么高的房价，在
这里生活已经不如回老家
了，这个就是由市场机制所
决定的城市规模。

当 一 个 城 市 放 开 以
后，土地价格和房价的上
涨，会连带使得生活成本上
涨。如果生活成本上涨，抵
不过一个人到这个城市里
面所获得收入的时候，就

不来了。
新京报：生活成本上

涨，会不会影响到城市发展？
陆铭：从国际上来看，

西方国家反过来补贴低收
入者，通过补贴这部分人增
加城市服务业的劳动供给，
把城市的活力和生活质量
提升了，而这个城市，活力
和生活质量反过来有利于
高收入者。

说通俗点，高收入者雇
得起保姆，下得了饭馆。这
时，一方面经济增长上去
了，一方面也解放了他的生
产力，他可以多点时间去
看书工作，提高生产率，同
时 ，也 享 受 生 活 。 表 面
上 ，政 府 在 补 贴 低 收 入
者，实际上间接也让高收
入者受益，最后城市发展
起来了。

新京报：我们现有的土
地制度是在鼓励中小城镇
的发展，你为什么认为应该
重点发展大城市？

陆铭：我的研究表明，
越大的城市，越能够提高就
业的概率。

当一个城市平均受教
育水平提高的时候，居民个
人的收入也会随之提高，这

在经济学里面叫做人力资
本外部性或者教育的社会
回报。

新京报：城市间经济的
发展难道不是应该尽量均
衡吗？

陆铭：当经济资源被行
政干预从大城市到了中小
城市，从沿海延伸到内陆的
时候，整个经济的效率就下

来了。
我 们 常 说 要 均 衡 发

展。但是实际上，反而没有
均衡。因为在人均意义上
讲，越是阻碍生产要素的流
动越是没平衡。只有生产
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自由
流动，让城市去发展，它是
更加有效率，而且是更加平
衡的。

■ 同题问答

“经济下行速度超预期”

【核心观点】
户籍制度所导致消费的损

失大约占 GDP 的 1.8%，而我们每
年经济增长率只有 10%，也就是
说这 1.8%相当于我们每年经济
增长部分的1/5。

B06-B07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杨万国 范旭光


